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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金志、何欣荣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位于浦东新区的世纪
公园是一个神奇的存在：140 公顷（2100 亩）的
超大面积，左拥张江科学城、右连陆家嘴金融
城，与上海科技馆、东方艺术中心为邻……“都
市绿岛”世纪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生态
型城市公园，其规模在国内同类公园中也名列
前茅。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也是世纪
公园建成二十周年。世纪公园于 1994 年开工建
设，2000 年正式开园，是名副其实的“世纪工
程”。二十年来，世纪公园累计接待逾 3000 万人
次的游客，在秉持“公园姓公”初心的同时，也愈
发成为“美丽上海”的一张绿色名片。

自然课堂：春赏油菜花海，夏看黄梅满枝

孟夏草木长，江南黄梅天。一场急雨过后，
金黄色的梅子挂满枝头，也落了一地，这是世纪
公园的独特一景。

梅树梅花，是世纪公园的一大特色。每年春
节过后，世纪公园里 30 多种 4000余株约 10 万
平方米的梅花率先绽放，赏梅的市民络绎不绝。
从冬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到初夏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很多上海市民对于草木的亲近与了解，是在世
纪公园中获得的。

而在每年春天，众多市民游客还会前往世
纪公园观赏一种很乡土的花卉——油菜花。“儿
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样的场景
给公园平添了许多童趣。在城市公园里种植大
片的农作物，这种做法比较少见，而世纪公园坚
持了多年。“油菜花是江南水乡的一个标志物
种，‘接地气’也可以很时尚。”世纪公园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国庆说。

四时之景不同。春天，这里会举办串联樱
花、油菜花、玉兰花的“花之旅”；夏天，有探寻夜
间动植物的“世纪夜猫子”科普活动；秋天，有融
合红枫、银杏、梧桐的“金秋游园季”；冬天，有以
梅花、蜡梅为主线的“赏梅游园会”……

“世纪公园的定位是生态型城市公园，20
年来，它已成为很多家庭的自然课堂。”周国
庆说。

世纪公园的这一定位，要追溯到浦东开发
开放之初。当年的世纪公园建设总指挥朱纯宏
回忆说，公园设计方是英国 LUC 公司，设计师
在设计之前，曾经骑着自行车在公园原址上四
处转，采集土和水进行分析。为了“接地气”，还
用舌头去品尝一下土质。他们还实地踏访了上
海的很多公园绿地，了解适宜栽种的本土物种。

公园姓公：快来草地上“撒点儿野”

只要有时间，浦东新区的机关干部张颖，每
天晚饭后都会来到世纪公园跑步。自 2013 年建
成外围跑道以来，每天都有众多的跑友汇集于

此，休闲锻炼、互动交流，世纪公园也由此成为
上海最具人气的“跑步圣地”之一，在国内外跑
友圈里享有“北奥森（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南世纪”的美名。

经过持续的升级改造，如今的世纪公园外
围跑道，道路平整、绿树成荫。“跑一圈下来，刚
好 5 公里，出出汗一身轻松，老适意的。一天不
跑就觉得缺点什么。”张颖说。

不仅为都市增添绿意，更要为民生提供普
惠。“公园姓公，服务大众”——从浦东开发开放
开始，这个理念就深深镌刻在世纪公园的成长
基因里。2017 年 10 月 1 日起，世纪公园实施全
园早公园免费开放。2018 年 5 月 1 日起，世纪
公园芳花园实施免费和夜间延时开放。2019
年，世纪公园的全年游客量达到 230 万人次。
“公园的全面免费开放已提上日程，正在稳步推
进当中。”周国庆说。

作为上海的绿色名片，世纪公园并没有止
步于栽花种树、营造景观，而是以“绿色+”的姿
态，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少公园里都有“小草青青，请勿践踏”的
铭牌，世纪公园不这样。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所属的浦东开发集团董事长严炯浩告诉记者：
“我们更乐意看到家庭在世纪公园的大草坪上
搭帐篷，孩子们在草地上自由玩耍，老人们在休
闲椅上拉拉家常。希望将世纪公园打造成一个
高品质的休闲目的地，让市民共享绿色生活。”

生态之城：让上海更有绿意，更有野趣

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纪公园规划之初，就
确定了建设原则：一是强调中西方文化的结
合，体现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二是强调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世纪公园要更加自然一
点，成为真正为“公众”服务的“公园”。

世纪公园的建设者们很好地贯彻了这些理
念。如今公园里如盖的大树，多数是从当年的纤
细树苗成长起来的。很多上海市民与这座公园
一路相伴、共同成长，公园的每一处变化都凝聚
了普通人的美好时光。

不止是世纪公园，如今的上海，绿色都市理
念深入人心，口袋公园、城市绿道、郊野公园、大
型绿地把城市点缀得生机盎然。

视线朝南，绿化面积超过两个世纪公园、
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成片绿地——三林楔形

绿地，正在火热施工中。已经完工的“试验
地”里，种满了水杉、红枫等林木。不少鸟类
已经在这里安了家，绿意之外、更添野趣。

在浦东开发集团的建设者们看来，浦东
开发开放 30 年，不仅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更
要创造高品质生活。而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的升级，更反映在城
市空间的改变。更加开放的空间、更加精致的
城区、更加优美的生态，才能大幅提高人们的
幸福感、获得感。

这样的梦想，已经投射在区域规划蓝图
上：根据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未来浦
东主城区将建设三岔港、东沟、碧云、北蔡、三
林五片楔形绿地，打造更多的城市绿肺，形成
多层次的生态网络。浦东开发集团作为承担
生态绿地、轨道交通和重大工程建设的功能
类国企，势必要肩负更多的“施工”任务。

在开发开放的春风中徐徐成长，在美丽
上海的潮流中傲然绽放。而立之年的上海浦
东，正值青春的世纪公园，在保留一代上海人
珍贵记忆的同时，也将持续探寻生态之城的
进阶之道。

守护“公园姓公”初心，“魔都”第一公园有魔力

大上海，有片市民能“撒野”的大草地

▲ 4 月 14 日拍摄的上海世纪公园“七彩花田”（无人机照片）。 本报记者刘颖摄

孟夏的朝阳还未升起，屋后的牛群静默安歇，这
是一个沾着露水的六月初清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
尔沁旗的玛尼图嘎查里，赛音敖其乐图大叔一家 5 口
起床已久，带着落地玻璃窗的小屋几乎被搬空，棉被
锅碗等早被打包装车。

赛音大叔全家以放牧为生。他们要在这时节北
上，循着先人走过千百年的路，追逐夏季牧场的丰沛
水草。

即将去的地方没有电，电视、洗衣机等电器都不
必带走。清点物资后，赛音大叔拉着两个 8 岁的孙子
赶牛出院。手捧哈达，嘴里吟着古老的吉语，祖孙 3
人熟练地把刚醒来的牛赶向大路。牧民们相信，这样
的仪式能为转场带来祝福。

转场，一次自南向北的迁徙之旅，也是一次古老
游牧文化的复刻。用今天的眼光看，古代牧民逐水草
而居的选择甚至蕴含科学道理：夏季北上、冬季南
归，草场得到最大程度利用，草原也有充足时间
恢复。

赛音大叔说，小学五年级时他就成为牧民。今年
51 岁的赛音大叔，要带着家人转场。“除了放牧我什
么都不会，放牧我最擅长。”

30 年的放牧经验变化诸多：路还是那条路，但
大半路线已变成了有水泥覆盖的公路；牛还是缓慢的
牛，但赶牛人已经可以坐着摩托车在牛身后甩鞭；车
还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木制勒勒车早已换成了四轮
卡车。可惜牛羊蹄缓，再先进的车也只能走走停停，
跟在这些牧民的宝贝们身后。

于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转场之路，全程超过
100 公里，得花上 3 天时间。

有了货车，不必像以前一样风餐露宿，但该走的
路少不了一步，该赶的 70 多头牛每头都要操心。赛
音大叔的儿媳乌仁图雅是赶牛的主力。她穿着玫红色
皮夹克，蹬着一双大黄靴，成为绿色草原上最跳跃的
色彩。

随着路程过半，水泥路渐渐变成土路，而后又变
成几道车辙，这是逐渐进入草原深处的标志。

到达赛音大叔家的夏季牧场，需穿越内蒙古的
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保护站
也成了牧民们必经的关卡，只有持通行证才能通
过，工作人员还会仔细清点牲畜数量，给牧民发放
蒙汉双语的游牧指南。

阿鲁科尔沁旗林草局副局长额尔敦巴根在保护站
告诉记者，今年，旗里通过计算草原载畜量，进入夏
季牧场的牲畜由去年的 50 多万头只减少到约 30 万头
只。明后年这一数字将继续减少，“我们倡导文明放
牧”。

行至第 3 天，离自家草场只有几公里之遥，草原
上却风云突变。豆大的雨点加上大风，打得牛群躲在
树丛里缩头不动。乌仁图雅只能穿上雨衣勉强赶牛。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耽误太久会挡住后面牧民的
路。”她在雨中说。

但是风雨太大，一家人只好把牛暂留在树丛里，
先前往自家蒙古包收拾。

绿草环绕的蒙古包洁白如草原上的白蘑，保持着
传统的样式，只是内里已经变成了钢铁结构。赛音大
叔和妻子冒雨给蒙古包装上炉子，湿冷的蒙古包里也
有了烟火气。家人们齐出动，安上发电用的太阳能
板，铺上民族花样的被褥，摆开新鲜的蔬果油盐，一
个温馨的小家呈现出来。

传统的游牧和现代生活就是这样彼此交叉。赛音
大叔说，有了车，可以随时回家取东西、买点菜，虽
然夏季牧场没有手机信号，但也不是那么与世隔绝。
放牧也挺有盼头，“去年家里卖牛的毛收入能有 40
多万元。”

雨过天晴，蓝天在层层的卷云里露出了脸，一个
个水凼莹莹发光，经过一个冬春休养的草原更显深
绿。赛音大叔家的牛群起身，浩浩荡荡向前去。

（记者徐壮、刘磊）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现代游牧人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曲延函、张晓龙、
张啸诚)一副墨镜、一顶棒球帽，皮肤晒得黝黑，
爱开自嘲的玩笑——与普氏野马相伴 19 年的
阿达比亚特，活脱一个准噶尔盆地版的西部
牛仔。

在面积超过 1 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卡拉麦里
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简称卡山自然
保护区），39 岁的他如同荒原的守望者，日复一
日守望着世界唯一的野生马种——普氏野马。

说起马，牧区长大的阿达比亚特并不陌生，但
幼时偶然听人提过的普氏野马，却烙在他的心头。

“有个远房叔叔在国外考察时曾见过圈养
的普氏野马。当时野马用鼻子嗅他、在他袖子上
蹭了蹭，让他心里发酸。叔叔说这是发源于我们
国家的马，应该回到故乡，这句话我至今也忘不
了。”阿达比亚特严肃地说。

普氏野马发源于新疆准噶尔盆地，曾因捕
猎和环境问题一度灭绝。为拯救这一物种，我国
自 1985 年起陆续从国外引回普氏野马，并在
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进行保护、繁育和
放归。

2001 年，阿达比亚特如愿来到这里工
作。当时野马数量不多，野马归乡后首次野放

也即将进行，大家对野马都格外细心。回忆那
几年，他感慨道：“每匹马都有自己的编号，
我们记录的工作日志具体到每匹马几点吃草、
吃了多少、几点排尿、几点睡觉。遇上野马产
驹，更要整夜守在马圈外。”

繁殖中心的野马成长后会在卡山自然保护
区野放，让它们在自然中最大程度地恢复野性。

2005 年，这位年轻的“西部牛仔”选择
跟随野马的脚步，进入卡山自然保护区从事野
外监测工作。“当时觉得飞驰的野马才自由，
那里才是它们的归宿，我也想和它们一起进入
旷野。”

野外监测一点不比繁殖中心的工作轻松。
起初，阿达比亚特对野马习性不熟，跑上八九
个小时也见不到一匹马，“保护区地表驼绒藜
长得多，下面是坚硬的土包，车跑在上面晃得
不行，我常被颠得头晕眼花、甚至想吐。不过
现在习惯了，觉得像坐过山车。”他笑着说。

慢慢地，野马什么时间去喝水、天热时在
哪儿、刮风时躲哪儿……都被阿达比亚特牢记
在心。他常常一个人蹲在山头，静静地看野马
吃草、喝水、玩闹。十几年的野马监测似乎让
他走进了野马的精神世界。

“人们都知道狼傲气十足，但其实野马也
极具个性。”阿达比亚特如数家珍地说，“每群
野马只有一匹公马，公马若在挑战中败给其
他公马，就必须让出自己的妻子孩子并离开。
有些公马离群后便不再加入其他群体，独自
在保护区流浪，守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与野马相伴的岁月让阿达比亚特看待动物

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他说：“外出观测时，稍微靠
近野马群，公马就会站在最前面，把母马和幼马
挡在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一刻也不放
松。以前我只是脑子里知道它在干什么，但我有
了孩子后，才在心里明白它在干什么。”

阿达比亚特有一双女儿，野外监测工作让
他无法长时间陪伴家人。回望这些年，他情绪
复杂，“有时我甚至羡慕野马，在小马驹需要时
能挡在它前面……也想过离开，换一个能陪
孩子的工作，但我心里终究放不下野马，它
们像是陪了我 19 年的老友，已融进我的生
命。”

2005 年，这位野马守望者进入卡山自然
保护区时，野放的普氏野马只有 50余匹，到
2 0 1 9 年底，保护区内野马数量已达到
240 匹。

野马守望者 ，伴马 1 9 年

从新疆喀什市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
下称“塔县”）的路上，道旁铺开的草场几乎让人忘
了这是在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原，更意外的是，这片
绿洲是纯靠人力打造的。

塔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是传统的畜牧业大
县。受海拔高、土地盐碱化、风沙大等高原自然条件
和牲畜数量增加等因素影响，原有的天然草场已不能
满足牲畜养殖需要。

2016 年，处在高原河谷风口的塔县科克亚尔柯
尔克孜民族乡开始改造戈壁，种植人工草场。为了使
辛苦种下的草场能够存活，乡党委书记蒋朝意和村民
们费了不少劲，动了不少脑筋。

“草场种植采用高原柳套种披碱草的方式，可以
保障草的成活率。”蒋朝意说，“目前全乡草场面积
已达 480 亩，今年还将增加 1500 亩。”

记者看到，草场旁配备了 1 座光伏发电站，用于
保证草场灌溉设备 24 小时正常运转。草场灌溉不再
是传统的大水漫灌，而是用 120 根铁皮管子和 720 个
喷头进行喷撒式高效节水灌溉。

护草员哈来伊·乎吾尔对记者说：“高原上的水来
之不易，要把每一滴水都用在植物上，现在采取喷灌方
式，每亩用水量是漫灌用水量的十分之一，而且用光伏
发电也能降低成本。”

如今，绿草早已长到半米高，间种的高原柳也已发
出不少枝杈，绿油油的草场与远处的荒山、戈壁形成鲜
明对比。

“ 2 年后，我就能在这里割草喂养牲畜了。”哈来
伊·乎吾尔说，“高原地区气候寒冷、植被生长缓慢，现
在长成这样已经超出预期，也给了我们生活的信心和
希望。”

4 年前，哈来伊·乎吾尔承包了 14 亩草场，并被当
地聘为护草员，他向记者算了笔账，草场长成后，可供
30 只羊吃 4 个月，每年能节约 3 万元饲草费。

记者从塔县畜牧局了解到，截至 2019 年年底，塔
县已建成高效节水人工草场 6 . 8 万亩，不仅起到了涵
养水源、防风固沙、增加高原含氧量的生态作用，也有
效缓解了牲畜饲草供应矛盾。

哈来伊·乎吾尔望着自己管护下的草场说：“绿色
多了，环境好了，不仅能增收致富，还能发展旅游惠及
子孙。”

（记者高晗、张钟凯）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6 日电

绿染帕米尔

▲左图：一群野马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漫步（ 6 月 3 日摄）。右图：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
自然保护区一处水源地，阿达比亚特观察远处的野马（6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据新华社南昌 6 月 16
日电（记者陈毓珊）江西省九
江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对鄱阳
湖洄游性刀鱼种群分布情况
的调查近日取得新进展，调
查人员在庐山市火焰山水域
内一次性发现上百条刀鱼群
体，这是近十年来首次在鄱
阳湖发现大量刀鱼群体。

调查发现，今年鄱阳湖
刀鱼资源量明显增加。调查
人员通过对捕获到的刀鱼亲
本进行解剖观察，并结合对
捕捞地采集到的鱼卵鱼苗分
析，在鄱阳湖主湖区及水域
发现多处疑似产卵场。

“在鄱阳湖发现了大量
刀鱼群体，说明长江流域刀
鱼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江
西省水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
戴银根说。

近年来，江西省加大对鄱
阳湖湿地的保护和修复，维护
湿地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得
到有效改善。今年 1 月 1 日
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分
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陈
毓珊）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在开
展夏季水鸟调查时发现，一
只小天鹅在湖中悠闲觅食。
据介绍，2016 年鄱阳湖夏季
水鸟调查时曾监测到了小天
鹅，今年，鄱阳湖保护区再次
发现有小天鹅在夏季现身。

小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在鄱阳湖区属冬候鸟，
每年 11 月前后抵达鄱阳湖

越冬，翌年 3 月北迁。2019 年 12 月，保护区
工作人员曾监测到近 6 万只小天鹅在鄱阳湖
区越冬，夏季出现在鄱阳湖实属罕见。经工作
人员观察，此次发现的这只小天鹅没有疾病、
受伤等情况，身体状况较好。

研究人员监测显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冬候
鸟选择留在鄱阳湖水域繁衍生息。今年以来，也
陆续发现东方白鹳、白枕鹤等候鸟变“留鸟”的
情况，进一步丰富了鄱阳湖水域物种多样性。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戴
年华介绍，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鄱阳湖水
域生态环境逐年改善，尤其是鄱阳湖水域禁
捕政策的实施，使水生生物得到更好保护，为
鸟类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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